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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街附近有一条很
短的东西向道路，竟然有 3

个不同的路名，有标‘城佐
村’的，也有标‘城佐营’
的，还有的店家门头上写着
‘城佐街’。”昨天，市民周
先生纳闷地告诉记者，他昨
天可被这 3个地名搞晕乎
了。记者调查发现，就连住

在附近的居民都搞不清楚
这条路究竟叫什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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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 9点多，周先

生拎着大包小包上门拜访
朋友。由于第一次上门，朋
友约好在长白街东侧一条
名叫 “城佐营” 的路上等
他。担心周先生找不到地
方，朋友还特地告诉他，路
口往东不远处，有一个明显

的指示标志，标明了洪武路
派出所的具体方位。

周先生准时来到了约定

的地点，抬头一看路牌，“不对
呀，这是城佐村。”他不禁疑

惑起来。他向站在路边的几
位老先生打听，有的回答不
知道，有的说这里就是城佐
营，并非城佐村。他赶紧打朋
友家电话，朋友家人说：“他
已经出去接你了。”偏偏朋友
手机没有带在身上，无法联

系。于是，周先生决定自己找
一找，结果更让他迷糊，他注
意到，马路对面一家商店的门

牌上却写着“城佐街”。
为了弄清情况，他就在

这三个地方来回找，直到近
10点钟才摸到朋友家。“这
条路究竟叫什么名字啊？”
见了朋友，周先生迫不及待
地问。朋友抱歉地笑了笑，
说：“我搬来这里才两年，我
也搞不清。”

6789:,;<=

昨天下午，记者按照周先

生的指示，找到了位于长白街
和申家巷之间的这条东西向
的路。路很短，不足300米，东
西两头竖立着4块崭新的蓝
底白字路牌，清楚地写着“城
佐村”。记者在这条路上走了
两个来回，发现不少店铺的门

牌号标的却是“城佐营”，路
灯杆上的小铁牌也标明了“城
佐营”三个字，而有两家卖服
装的店铺，门牌号却是“城佐
街××号”。
“这条路应该叫城佐

村，路牌上不是写着吗？”在

路边打扑克的赵大爷放下
手中的牌，和记者攀谈起
来。76岁的赵大爷在绣花巷
10号居住了5年多，他告诉
记者，路口的四块路牌是
2006年底才竖起来的。“这
地方很难找，路本来就很

短，附近又有很多巷子。以
前有很长一段时间，这里都
叫城佐营，但后来改成了城

佐村，而向北拐到洪武路派
出所的那条小巷才叫城佐

营。”赵大爷反映，他从没听
说过“城佐街”的说法。

一位姓陶的环卫工人
说，常常有人站在城佐村的
路口，向她打听城佐营在哪
里。“我也不是很清楚，叫法
很混乱，附近的居民有的管

这条路叫‘城佐村’，有的
就说这条路是‘城佐营’。”
这位陶女士也是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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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住在申家巷的汪女士

回忆，3年前这条路拓宽了
一次，拓宽以前叫 “城佐
街”，拓宽后就改名“城佐
营”了，去年又改成了“城
佐村”，“城佐营”则变成了
派出所所在的南北向的一
条小巷。

记者随后来到洪武路派
出所，小巷的南边路口也有
一块路牌，上面写着“城佐
营”，派出所的门牌号是城佐
营18号。民警说，东西向的
路叫“城佐村”，南北向的小
巷叫“城佐营”，与路牌相

符，但提起“城佐街”，几位
民警都摇头表示不太清楚。

一条路为何会出现3个
路名，记者将于今天继续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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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江北泰山新村
附近也存在路牌混乱的类似问
题。昨天上午，市民张先生给记

者打来了电话：“江北有一条南
北向的路，路的北头两边的路牌
不相同。路口西侧的牌子上写的
是‘柳州路’，东侧那块牌子上
却是‘柳州北路’。这条路到底
叫啥名？让人摸不着头脑。”昨
天上午，张先生乘车去江北看望

朋友，朋友和他约定，在下了长
江大桥后不多远的柳州北路路
口相见。“朋友说得很详细，告
诉我路口有个明显的标志———
中国电信江北营业所。”张先生
兴冲冲地如约来到营业所旁的
一个路口，他瞧了瞧路口的路

牌，上面标的却是“柳州路”。
“柳州北路在什么地方？”他问
了好几位路人，大家都称不太
清楚。一位中年男子告诉他，只
听过“柳州路”，还没听说过
“柳州北路”。

张先生一边等朋友，一边环

顾四周，忽然看见路对面还有一
块路牌，上面的字虽然不清晰，
但可以肯定的事，路牌上写着4

个汉字。张先生走近一看，“这
不就是‘柳州北路’吗？一条路
怎么会有两个不同的名字？”

这条路的路名究竟是什

么？泰山新村派出所的王警官
告诉记者，3年前规划时，这条
路叫作“日月潭路”，到了正式
通车时就改为“柳州路”。由于
这条路太长，一年前就以浦珠
路为界划分为两段，南段叫
“柳州南路”，浦珠路以北则称

“柳州北路”。 GHI J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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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弃，敢视人生再努力。珍惜家
人情与爱，重树事业有大器。”
春节前，家住中央门的刘丽
（化名）收到了一张贺年卡，望
着贺年卡，回忆起往事，她的双
眼模糊了……昨天，趁着上班
的第一天，刘丽专门来到中央

门街道司法所表示感谢。
刘丽原为某企业副总，因

职务犯罪被判缓刑，回到社区
执行，2006年初成为街道的社
区矫正对象。为忘记过去，她
毅然断绝了和一切同事朋友
的联系，曾经活泼开朗的她逐

渐变得沉默寡言，四十几岁就

已是满头白发。针对刘丽学历
较高，接受能力强的特点，干

部鼓励她参加了街道的社区
矫正再就业技能培训，经过街
道干部和刘丽自己的努力，她
又重新校准了自己的人生坐
标，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

春节前夕，让刘丽感到意
外的是，她收到了一张街道寄

来的贺年卡。当天夜里，她就
提笔在思想汇报中写道：“我
曾一度失去了集体，现在我又
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据了解，春节前夕，中央门
街道向37名矫正对象发去了
贺年卡，里边写满鼓舞、激励的

新年贺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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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
天上午9点多，红花街道曙光

里社区主任孙士兰刚来上班不
久，居民沈根兰就把12元钱
塞进了她的手里。原来，这12
元钱，是沈根兰刚去世的丈夫
马华山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
要她代交的今年下半年党费。

家住在霞光里14幢的马

华山因长期患有食道癌，医治无
效在家中去世了。面对这12元

党费，孙主任赶紧婉言谢绝，“老
马去世了，这还没到下半年呢，

这党费不能要。”可沈根兰坚持
说：“我是完成他的遗愿啊。”

孙主任拿着党费，感觉沉
甸甸的，眼睛湿润了，她告诉记
者：“马华山去世时只有 49
岁，有30年的党龄，患癌症两
年多了，家里为他看病花了不

少钱，但即使在他生病时，也从
来没有迟交过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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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小区糟坊巷5号，楼前原

来有个排水的窨井。去年，窨井
盖不翼而飞，留下个长长的大
坑，楼里的好心人为避免大家
不小心跌进坑里，有人用水泥
堵上了坑，还有人用木板铺设，
方便大家走路。没想到年前下
了场大雨，那块地方就呼呼地

向上漫水，水一直流到楼道里。
昨天记者来到琵琶小区

糟坊巷5号，看到楼前的坑，
被人用几块木板覆盖着，挪开
木板，下面被堵了起来，看不
出是排水系统。86岁的唐奶

奶住在该栋楼里，她告诉记
者，大约是去年，这里的窨井

盖不知到哪里去了，一个大坑
就出现在楼栋门口，后来有好
心人堵了洞，还专门铺上了木
板，暂时填上了这个坑。“如
果再下雨，可怎么办啊？”

秦淮区房管所夫子庙一
带维修点工作人员经检查后

告诉记者，这里的排水系统需
要重新铺设，而记者之后又了
解到，琵琶小区将在今年三四
月份进行出新，其中就有这么
一项程序，统一恢复楼前排水
系统。


